
每個人都有最後一天，我們應該怎麼過
。這是一種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希望每個子
女天天隨侍床前，好讓死前沒有遺憾。另一
方面又怕負累子女，不希望他們犧牲生計時
間來陪自己。作子女的也同樣矛盾：一方面
希望可以在病榻旁邊服侍，另一方面又怕病
情纏綿日久，久病床前，孝順不下去。

旣然無法選擇早死，退而求其次，只能
去療養院。療養後出院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所以那只能是個等死的地方。

醫療科技可以延長壽命，不能使人回復
年輕時的健康。壽命長了，卻又不能如健康
人般照顧自己，這種亞健康的日子仿似無窮
無盡，病人和家屬都筋疲力盡，療養院最少
可以幫助解決病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變得愈
來愈重要。療養院不能取代孝心，如果家人
把老人送進去從此就不聞不問，再舒適的療
養院，對老人家來說只是個漂亮的監獄，漫
長的安樂死。現代人忙碌，給錢沒問題，就
是給不出時間，孝道變成奢侈的事。

古代的孝子可以隨侍在側，直到親視含
殮。所以前人活得長是福氣，最大願望是長
命百歲。這個願望今日卒之達到，可惜孝子
不見了。長命百歲反而成為現代人的夢魘。

香港是世界前幾名長壽的地方，那些長
壽人士臨終時怎樣過，是不是應該拍一些紀
錄片，好讓我們知道長壽是苦還是樂。否則
，長壽有什麼值得驕傲的？

當然，有錢容易辦事，所以香港人的孝
心除了送老人院，也樂於請菲傭代勞。菲傭
是香港文化的重要部分，她們帶大我們的下
一代，也替我們的上一代送終。每天無數的
嬰兒車和輪椅，被菲傭推
到街上曬太陽。香港式的
孝道，用錢買來的孝道。
在沒有社會福利之下，這
樣的老有所養，算是差强
人意了。

一
路
讀
新
聞
，

有
太
多
事
情
不
明
白

。
冷
鋒
南
下
，
由
北

京
至
安
徽
多
個
省
市

，
紛
紛
宣
布
﹁人
工

增
雨
成
功
，
紓
緩
旱

情
﹂
。

在
﹁人
定
勝
天
﹂
的
信
念
下
，

以
違
反
自
然
的
方
式
人
工
增
雨
，
沒

有
人
會
反
對
。
不
過
細
心
想
想
，
人

工
增
雨
的
原
理
，
是
以
火
箭
或
飛
機

，
把
催
化
劑
灑
進
雲
層
，
讓
本
來
就

存
在
的
水
氣
，
凝
結
成
較
重
的
水
滴

，
落
到
地
上
。

人
工
雨
落
下
以
後
，
空
氣
中
的

水
氣
自
然
減
少
，
氣
流
繼
續
南
下
，

就
會
較
平
常
乾
燥
，
在
﹁下
風
﹂
位
的
地
區
，
雨
量
就

會
減
少
，
國
慶
閱
兵
前
，
北
京
突
然
放
晴
，
就
是
人
工

減
雨
的
結
果
，
原
理
相
若
。
即
是
說
，
空
氣
中
的
水
分

不
會
無
故
增
加
，
某
處
人
工
增
雨
，
別
的
地
方
就
會
下

雨
少
了
，
那
麼
人
工
增
雨
措
施
，
豈
非
各
地
以
新
科
技

向
天
﹁搶
水
﹂
？

西
藏
高
原
發
現
可
燃
冰
，
傳
媒
報
喜
謂
貯
量
可
能

足
夠
供
全
國
用
數
十
年
，
又
是
令
人
摸
不
着
頭
腦
的

﹁喜
事
﹂
。
可
燃
冰
是
固
體
，
來
自
高
原
的
凍
土
，
還

記
得
建
青
藏
鐵
路
時
，
要
花
盡
心
思
保
護
凍
土
，
當
時

說
凍
土
融
化
，
會
造
成
生
態
災
難
，
更
會
影
響
鐵
路
安

全
。
現
在
發
現
可
燃
冰
，
眾
人
額
手
稱
慶
，
卻
沒
有
人

認
真
談
論
如
何
把
冰
層
翻
起
來
而
不
影
響
環
境
，
開
採

之
餘
保
護
環
境
，
其
實
是
技
術
大
難
題
。

人
工
增
雨
成
功
，
可
燃
冰
大
發
現
，
也
許
我
們
不

應
高
興
得
太
早
。

總
想
在
近
代
文
人
中
，
找
一
個
最
有
古
風
的
中

國
讀
書
人
。
隨
蘇
東
坡
、
范
仲
淹
時
代
之
逝
，
現
代

中
國
讀
書
人
更
多
樣
化
了
，
但
仍
具
古
風
的
，
又
有

幾
多
？
容
許
我
在
這
兒
濫
用
古
風
這
詞
。

我
的
古
風
，
只
能
是
感
時
憂
國
：
對
時
代
無
力

正
乾
坤
，
頂
多
潔
身
自
愛
而
已
。
然
而
這
些
文
人
，

通
過
他
的
作
品
，
卻
又
能
點
燃
一
盞
盞
的
明
燈
，
未

必
照
亮
一
個
個
時
代
，
卻
能
有
一
個
個
自
足
的
亮
麗

人
生
。
自
足
之
餘
，
也
能
叫
欣
賞
者
千
古
會
心
，
牽

起
共
鳴
的
漣
漪
。

王
辛
笛
，
此
其
中
的
一
個
典
型
吧
？

辛
笛
在
其
《
夜
讀
書
記
》
的
一
首
舊
詩
，
可
堪

代
表
了
這
種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的
古
風
：
傷
心
猶
是
讀

書
人
，
清
夜
無
塵
緣
映
春
；
花
絮
當
時
誰
證
果
，
靜

言
孤
獨
永
懷
新
。

讀
書
人
之
所
以
傷
心
，
是
現
實
中
有
所
見
所
遇

，
卻
自
身
往
往
未
能
參
與
其
中
，
只
能
是
一
個
憂
心

如
焚
的
隔
岸
觀
火
者
。
如
同
范
仲
淹
所
言
，
居
廟
堂

之
高
或
者
江
湖
之
遠
，
都
只
能
做
到
憂
心
而
已
。
餘

下
的
生
命
，
也
就
只
在
靜
言
孤
獨
，
並
永
懷
新
事
物

、
新
觀
念
，
不
抱
殘
守
缺
，
能
與

時
並
進
罷
了
，
豈
能
再
有
什
麼
？

像
辛
笛
這
樣
的
一
個
讀
書
人

，
值
得
我
們
細
讀
他
的
一
生
，
王

聖
思
的
《
辛
笛
傳
》
，
提
供
了
這

個
可
能
。

古
風
讀
書
人
黃
子
程

往
塔
斯
干

尼
旅
行
有
個
小

插
曲
。
在
比
薩

的
一
家
特
色
餐

廳
午
餐
輪
候
，

遇
到
另
一
組
四

、
五
人
的
女
孩

子
，
看
來
也
像
特
意
來
訪
的
遊
客
，

搭
訕
之
下
，
知
道
她
們
來
自
馬
其
頓

，
看
樣
子
三
十
以
上
，
來
意
大
利
唸

書
兼
找
工
作
。

很
少
碰
見
馬
其
頓
的
遊
客
，
這
是
個
新
興
國
家

，
一
九
九
一
年
才
立
國
，
之
前
屬
南
斯
拉
夫
，
南
斯

拉
夫
解
體
之
後
獨
立
，
自
成
一
國
。
這
個
國
家
的
命

名
曾
引
起
爭
端
，
因
為
歷
史
上
馬
其
頓
是
古
希
臘
的

一
個
城
邦
，
領
土
除
了
今
天
的
馬
其
頓
外
，
還
包
括

希
臘
北
部
和
部
分
保
加
利
亞
，
被
他
們
獨
佔
大
名
，

希
臘
很
不
高
興
，
極
力
爭
取
，
故
馬
其
頓
的
正
式
國

名
很
彆
扭
，
叫
前
南
斯
拉
夫
馬
其
頓
共
和
國
，
簡
稱

﹁F Y
R

O
M

﹂
。

問
她
們
家
鄉
情
況
，
齊
齊
搖
頭
說
不
好
，
經
濟

不
前
，
失
業
者
眾
，
發
展
無
方
，
兼
國
土
被
鎖
在
其

他
國
家
中
間
，
沒
有
港
口
出
海
，
受
到
限
制
。
故
大

家
齊
齊
來
意
大
利
留
學
兼
尋
找
工
作
機
會
。

問
她
們
與
九
一
年
獨
立
前
比
較
環
境
如
何
，
都

表
示
獨
立
前
的
南
斯
拉
夫
經
濟
環
境
較
佳
，
職
業
較

有
保
障
，
教
育
和
福
利
都
有
政
府
照
顧
，
比
如
今
好

得
多
了
。
馬
其
頓
比
前
南
斯
拉
夫
其
他
聯
邦
的
種
族

衝
突
少
，
沒
有
種
族
血
腥
清
洗
，
竟
然
也
懷
舊
起
來

，
看
來
九
一
年
一
場
﹁蘇
東
波
﹂
事
件
需
要
重
新
評

價
。

日
前
因
事
前
往
澳
門
，
逛
了

半
天
，
感
慨
良
多
。
澳
門
的
基
建

和
城
市
發
展
，
真
是
日
新
月
異
，

反
觀
香
港
，
什
麼
港
珠
澳
大
橋
，

什
麼
廣
深
港
高
鐵
，
什
麼
西
九
文

化
區
，
曠
日
持
久
地
研
究
、
爭
拗

、
諮
詢
…
…
以
致
至
今
仍
是
只
聞

樓
梯
響
，
不
見
人
下
來
。
你
可
以
責
怪
這
是
政
府
無
能

，
但
也
叫
人
不
能
不
嘆
息
民
主
的
壞
處
。

民
主
的
好
處
，
人
人
都
大
講
；
民
主
的
壞
處
，
卻

未
必
人
人
敢
講
。
有
民
主
，
民
當
然
爽
：
什
麼
大
事
小

事
，
我
也
可
以
插
上
一
嘴
，
不
管
好
事
壞
事
，
老
子
不

喜
歡
就
是
要
罵
上
一
句
，
拖
一
拖
你
的
腿
。

能
夠
當
家
作
主
，
自
然
是
美
事
，
但
是
否
有
能
力

當
家
作
主
，
卻
沒
多
少
人
會
自
省
，
有
自
知
。

人
多
意
見
多
，
誰
都
寸
土
不
讓
，
結
果
啥
事
也
議

而
不
決
，
啥
事
也
辦
不
成
。

西
方
國
家
總
是
詬
病
中
國
沒
民
主
，
可
是
，
如
果

中
國
實
行
它
們
的
所
謂
民
主
，
相
信
絕
無
法
在
短
短
數

十
年
中
便
取
得
今
天
這
樣
的
成
就
。
很
簡
單
，
要
是
建

每
條
高
速
公
路
都
像
廣
深
港
高
鐵
香
港
段
這
樣
，
一
議

十
年
，
全
國
的
交
通
網
要
多
少
年
才
能
開
通
？
沒
有
交

通
網
，
如
何
搞
好
經
濟
？

現
在
什
麼
都
由
中
央
決
定
，
該
做
的
馬
上
做
，
始

能
立
竿
見
影
。
要
民
主
還
是
要
快
速
發
展
？
說
句
真
心

話
：
要
發
展
！

民
主
的
壞
處
李
若
梅

多
年
前
在
上
海
城
隍
廟
貨
攤
上
買
了
一
把
王
星
記

扇
莊
的
扇
子
，
扇
面
繪
畫
的
是
中
國
傳
統
的
﹁百
子
圖

﹂
。
紙
是
黑
色
，
以
鮮
明
的
色
彩
繪
畫
了
一
百
個
孩
子

在
遊
戲
。
整
個
場
面
是
一
處
庭
院
，
孩
子
們
分
布
各
處

。
看
得
明
白
的
遊
戲
包
括
舞
龍
、
演
奏
樂
器
、
燒
炮
仗

、
放
風
箏
、
鬥
蟋
蟀
、
轉
鐵
環
、
捉
迷
藏
、
跳
繩
等

等
。

看
最
近
從
舊
書
堆
中
淘
寶
得
來
的
舊H

orizon

雜

誌
，
一
九
七
一
年
冬
季
號
，
有
兩
篇
談
兒
童
遊
戲
圖
像

的
文
章
，
其
中
一
篇
分
析
晚
宋
的
一
幅
﹁百
子
圖
﹂
，

繪
畫
在
圖
扇
上
，
背
景
也
是
一
處
庭
院
，
有
一
百
個
孩

子
在
遊
戲
，
但
主
要
是
舞
蹈
、
奏
樂
和
扮
演
，
不
是
一

般
的
玩
耍
。

另
一
篇
介
紹
的
是
十
六
世
紀
畫
家Bruegel

繪
畫
的

C
hildren's

G
am

es

。
一
共
二
百
五
十
個
小
孩
在
雅
典
街

道
上
玩
各
種
各
樣
的
遊
戲
，
作
者
還
在
圖
上
編
號
加
註

，
告
訴
我
們
玩
的
是
什
麼
遊
戲
，
包
括
轉
陀
螺
、
吹
皂

泡
、
轉
鐵
環
、
青
蛙
跳
、
耍
盲
雞
、
打
波
子
、
跟
領
袖

、
爬
樹
、
游
水
、
倒
豎
葱
、
騎
欄
杆
…
…
和
一
些
不
知

名
稱
玩
法
的
遊
戲
，
編
者
還
邀
請
讀
者
提
供
答
案
。
中

外
畫
家
不
約
而
同
以
大
場
面
繪
畫
兒
童
遊
戲
，
是
一
種

對
童
年
生
活
的
懷
念
，
卻
留
下
豐
富
的
民
俗
資
料
。

特首天天挨罵，有的
簡直是人身攻擊，完全非
理性。好比什麼親家賣燈
泡事件，看了令人發笑。我
在想，大罵他為此拐彎抹
角做利益輸送者，其實自
己都不會相信這是真有其
事，只是別有企圖而已。
再說一件。近日大吵香港
樓價太高，說政府要負全
責。我想問：樓價高也罵
，樓價低也罵，（忘記八
萬五事件了嗎？）樓價不
高不低也罵─不高不低
、沒上沒落怎麼炒樓啊？

不免想到，坐這樣的
位置，真難受。做好事沒
有人表揚或支持，做錯事
則不得了，群起而攻之，
能多狠就多狠，怎麼罵過
癮就怎麼罵，狂轟之，狂

踩之，恨不得置其於死地。當然，你會
說，當特首，做政治人物沒人逼着你做
，是他自願的，還要扳倒政敵才可當上
。我會回答：沒錯，沒有一定的責任感
和事業心，是當不了政治人物的。

我們再來看看台灣。那個阿扁，本
來是多麼出色的一個人。赤腳上學的孩
子，書讀得那麼好，律師做得這樣出色
。什麼事不好做，偏偏要去從政，現在
成了階下囚。一家人都因權力而腐化，
即使不坐牢也已名譽盡毀，值不值得？
見仁見智。要我說，當然絕對不值。假
如好好當個大律師，一家平平安安過舒
適日子，是不是好得多？

從 「台灣之子
」變成 「台灣之恥
」，午夜夢迴，我
不知這個叫世人唾
罵 的 阿 扁 ， 是 否
「悔不當初」？

港式孝道
葉特生

馬其頓
關 平

政
治
人
物

舒

非

兒童遊戲圖
阿 濃

我
們
住
宿
京
都
的
旅
館
附
近
，
有
一
條
街
叫

﹁花
見
小
路
﹂
，
是
遊
客
必
到
的
地
方
。
那
裡
黃

昏
時
有
打
扮
好
，
整
裝
赴
宴
的
藝
伎
出
現
街
頭
。

遊
客
就
緊
追
拍
照
，
而
藝
伎
則
不
苟
言
笑
，
雪
白

濃
妝
的
臉
上
一
點
表
情
也
沒
有
。
我
想
她
們
心
裡

多
半
感
到
厭
煩
。
同
團
的
瑪
麗
說
，
她
也
是
去
拍

照
，
但
是
看
到
遊
客
那
副
把
藝
伎
當
作
稀
有
動
物

對
待
的
樣
子
，
她
不
想
拍
照
了
。

參
觀
嵐
山
古
鎮
，
在
渡
月
橋
附
近
不
時
會
遇
到
來
來
往
往
的
藝
伎

。
一
位
獨
行
的
，
非
常
美
麗
的
藝
伎
和
我
正
面
相
遇
時
，
竟
然
嫣
然
一

笑
，
我
受
寵
若
驚
，
舉
起
手
中
相
機
，
她
大
方
地
點
頭
認
可
。
我
很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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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

點燃東亞運動會聖火點燃東亞運動會聖火
丹
麥
創
意

黃
伯
康

戀戀戀戀
情深情深

活力校園

為響應東亞運動會，保良局林文燦英
文小學熱切期待的 「跳出框框，創造傳奇
一刻」的校內火炬傳遞活動於日前啟動，
邀請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義務副秘書長霍啟剛擔任主禮嘉賓，並擔
任最後一棒的火炬手，為活動增添了光
彩。

霍啟剛表示：這是他首次參與聖火傳
送，所以很享受傳聖火的時刻。他表示這
是一個能提升師生和家長對東亞運動會參
與感的難得機會，而全民參與亦象徵了東
亞運普及化。而且，能與十三個國籍學生
及家長們一同傳遞火炬，真切感受到凝聚
力及和諧融洽的氣氛。他期望這份東亞運

熱潮可以延續下去，以達致全民運動、全
民健身的目的。

校長文詩詠亦表示聖火能在小學傳遞
，標誌着年輕新一代能親身體驗東亞運精
神，因為火炬傳遞意義非凡──它象徵了
團體合作、上下同心、向目標邁進，而其
理念亦與學校積極進取、提倡多元文化的
核心價值同出一轍，有着薪火相傳的意義。

當天，為火炬傳遞加油助威，十三個
國籍的學生及家長們均穿上特定服飾迎接
火炬，彩旗獵獵更增加了東亞運的熱烈氣
氛。起步儀式後，先由該校捐款人林文燦
負責第一棒，在聖火護衛隊的護送下，再
由校董羅麗如交予保良局教育總主任劉志

聰傳送至學校頂層，之後再由校長文詩詠
、二十位家長火炬手進行親子傳遞。當一
位火炬手傳遞給另一位時，同學們都報以
熱烈的歡呼聲。聖火傳遍整座校舍，象徵
該校上下同心支持東亞運。最後，由香港
政府康樂發展體育顧問李啓淦把聖火傳遞
予主禮嘉賓霍啟剛手上，在學生們唱着東

亞運動會主題曲《You are the
Legend》的歌聲及東亞健康操的
伴隨下，霍啟剛燃點聖火盆。

該校希望配合不同的活動，
如東亞運動會講座、火炬歷史介
紹、比賽項目介紹、作文比賽、
填色比賽、剪報學習、閱讀東亞
運時間、贈送比賽門券等，加強
師生及家長對東亞運動會的認識
，並藉此宣揚運動價值、堅毅不
屈、團結合作、和平友愛、健康
活力、尊重不同文化的精神，並
培養自身的關愛和諧的文化價
值。

很高興能參加 2009 年第五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
訓練為期十五天，地點是在粉嶺的 「新圍軍營」。

仍記得入營的第一天，就已經有學員因天氣炎熱而暈倒
，當時我很擔心自己有沒有能力完成這十五天的艱苦訓練。
每天早晨五時四十分便要起床，六時正就要排好隊伍前往做
體能訓練。每天訓練最少四至五小時，而且要身穿長褲，有

時還要穿着長衫在猛烈的陽光下進行訓練，有不少人因此而中暑。衣服被汗水沾濕
了，但很快又被太陽曬乾，因此每晚洗衣服時都會看見衣服上一層白色的鹽跡。

雖然很辛苦，但我覺得是值得的。在整個訓練期間，我知道紀律的重要性，好
像在訓練步操或在練習站姿的時候，就算有蚊蟲，甚至是蜜蜂針咬，除非得到批准
，否則我們是不許移動的。

在十五天的軍訓中有很多事情令我難忘，其中以實彈射擊、徒步行軍、乘坐軍
艦遊維港等最為深刻。我班的督導員說香港是沒有軍用步槍燒的，今次在軍營能夠
燒到步槍，可能一生人只有一次這樣的機會。燒步槍的後坐力，並不是我想像之中
這麼大，但每射完一發子彈後，耳朵便完全聽不到聲音，一會兒後才能恢復正常。
至於徒步行軍，那一天正是滂沱大雨，雖然我們身穿雨衣，但由於雨勢太大，我們
的衣服、頭髮還是被雨淋濕透了，而我們仍要冒雨行進了十多公里的路。完成所有
路程回到軍營後，我才發現腳掌起了數個水泡，大腿兩旁因而亦磨損了一大片。晚
飯時，與班長及副班長一起包餃子，原來班長是北方人，所以很會包餃子，味道也
很好。正當我吃完餃子後，還以為可以回房休息一會，怎料，還要進行兩小時的步
操訓練。當夜，腳掌的水泡痛得我整晚也睡不着！

十五天的訓練過去了，在我們離營的那一天，有很多學員因為不捨得而流下
淚水，亦有不少解放軍在我們離開軍營
的時候淚眼汪汪，而我們的班長、副班
長都哭出來了。原來軍人也有柔情的一
面。

十五天的訓練中，我們的班長（解
放軍）非常照顧我們，他們每晚都幫我
們蓋被，弄好蚊帳，又提醒我們要多喝
水，還不時幫我們塗爽身粉，我有時覺
得他們好像我的媽媽。在這十五天中，
我最捨不得就是班長和副班長，也難忘
這十五天如此寶貴的經驗和學習，使我
經歷許多人生的第一次。

今後我一定會秉承訓練營的精神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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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土地供應緊縮
，地產商囤積居奇，新
單位分期限量推出，加
上炒家入貨熱錢炒作，
造成樓價飆升，香港樓
市呎價瘋狂勇奪世界第

一位！
首長說：幾萬元一平方呎的豪宅不會推高

樓價，影響其他樓市的售價。醫生律師你們不
要心急，或者好高騖遠，可以考慮偏遠一點的
地區，那兒有許多還未漲價的單位可供選擇。
太偏遠了？上班不方便？不怕，香港鐵路四通
八達，巴士路線又多，一定有得選擇。什麼，
浪費時間？不怕，你們小夫妻就利用乘車上班
下班溝通談心，大大有利彼此了解，建構和諧
家庭。樓市表現絕不會影響市民置業和民生，
大家放心。

認識一些年輕人，讀書不成，跑去學剪頭
髮、做小飾物或者學烹飪，然後向父母親友借
一點錢，租了個舖位，雄心勃勃地響應首長所
說的自己創業去。生意還未上軌道，業主卻已
下加租令，創業青年才發現，自己辛苦努力，
原來不過為地產商打工，這一生也不用指望得
到回報，心情鬱結怨憤，把心一橫，做四失青
年去，失學失業失人生價值失個人尊嚴，最後
沉淪，迷失在毒品和網絡虛幻世界中。

一向光顧的美容師告訴我，美容店要搬了
，因最近業主瘋狂加租四倍，她實在捱不下去
，只好另覓地方繼續做生意去，她苦笑着說：
沒辦法哩，特首叫我們搬遠點哩！誰叫我家中
還有兩老和孩子要養。去年，一個十次的美容
套餐售價是一千九百八十元，今年初卻起價了
，盛惠二千九百八十元，美容師說由於業主加
了租，各種用品價格上調，她也無可奈何，羊

毛出在羊身上。做了羊牯的我只好嘆道： 「可
惜我的薪金不加反減呢」最後，她不但加了價
，還加了班，為應付龐大的租金支出，她每日
將營業時間延長至晚上十時，然後才披星戴月
從東區乘車回新界的家，匆匆看看熟睡中的兒
子一眼，自己便累得倒床不起。

麵包的情況又如何？去年，大連鎖麵包店
賣一個吞拿魚麵包是5塊半，今年已經漲價至
6塊半，其中很大的比例去了飆升的舖租。以
前，兩間最大連鎖麵包店是在店舖後面設置烤
爐烘焗麵包，熱騰騰的出爐麵包散發着誘人的
香氣，新鮮又衛生；現在呢，因為租金昂貴，
大連鎖麵包店選擇在偏遠的地區設廠中央生產
，然後用車運送到各區門市部，大清早，麵包
店還未開門，一箱箱麵包巳經放在門前，行人
路上人來人往，馬路上車來車往，塵土飛揚，
偶爾，你還會在附近發現蟑螂、老鼠蹤迹，更
值得注意的是，運送麵包的貨車衛生情況也成
疑。誰說市民的健康保障不受高樓價影響？

報告首長：這些攸關民生與民心的事正是
建構和諧社會的基礎啊！

樂 高 積 木 ─ Lego
─創立於1932年。 「Lego
」來自丹麥語的 「leg goht
」， 「leg」是丹麥 「玩耍」
的意思，而 「goht」則可譯
作 「good」或 「well」 「lego

」結合了 「leg goht」，就是 「play well」之意
─可是，五年前的 「Lego」卻沒有 「play well」
，業績頗差：當時市道上揚，但是由於電子遊戲及
其他人型玩具搶走了生意，樂高積木全年盈虧了三
億四千四百萬美元，即虧蝕高達港幣二十七億。然
而到了今年上半年，在尚未計算第三季及第四季度
經濟反彈、且未算上玩具銷售旺季的聖誕節之業績
下，樂高積木今年首六個月竟然可逆市賺了一億七
千八百萬美元！究竟這五年內 「Lego」做了什麼？

按《國際先驅論壇報》報道，樂高式創意，可
分三字記之。第一： 「快」─樂高積木於 2004
年換 CEO，新管理層要求產品研發時間減少一半
，令產品加快推出市場。反應快，令現時 「樂高」
品牌不單有積木，還有很多新產品，如：互聯網及
電子遊戲，還破天荒推出如《大富翁》般的
「board-game」。

第二： 「膽」──樂高積木從前一直少與其他品牌合作
，更鮮與荷里活的製作人打交道。例如內部設計師過去常說
三道四，謂不願意與《星球大戰》（Star Wars）合作，因
為有個 「大戰」不合兒童市場；又不肯與《奪寶奇兵》合作
，皆因主角持槍！新任CEO上場後，立即展示給設計師們
看，即使 「Lego」不與《星球大戰》或《奪寶奇兵》合作，
男孩們拿着樂高積木也會自己把積木砌成槍的模樣來玩，堅
持不做只是自己騙自己。後來，《星球大戰》系列成了
「Lego」轉危為機、轉蝕為賺的主要暢銷產品。

第三： 「賺」。做什麼產品也好，一定要以賺錢為目標
，當時樂高積木轉型嘗試新產品，丹麥全國上下所有媒體均
罵個狗血淋頭。但最近樂高積木轉蝕為賺之後，全部反對者
禁若寒蟬。媒體曝光、招呼官員又有何用？賺了錢再招呼也
不遲！

敢問首長 麵包多少錢一個？
孫慧玲

▲傳遞火炬的全體嘉賓、家長及
學生大合照

▼是日參與活動的嘉賓：（左起
）康樂發展體育顧問李啓淦、校董羅
麗如、該校捐款人林文燦伉儷、主禮
嘉賓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義務副秘書長霍啟剛、保良局教
育總主任劉志聰及該校校長文詩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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